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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爱》是一部自传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是英国19世纪著名三姐妹作家之一的夏洛蒂·勃朗特所著，是作者用心灵感悟和精神追求一气呵成的，含着作者无限的情感和个性魅力。纵观主人公简·爱的成长经历，大体上可以分为盖茨海德舅妈家时期——劳渥德孤儿院时期——桑菲尔德家庭教师时期——干草村任教时期。虽然简·爱出身不幸、在成长过程中又饱受压迫和不公正的待遇，但她依然形成了自己独立不羁的人格，不卑不亢，保持着清醒而尊严的自我。

   本文着意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来解析简·爱不同时期不同环境所经受的个性压抑及其自强自尊个性的形成。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属于不同层次,构成一个需要的“金字塔”。

   第一、生理需要，即基本生物需要，如对粮食、水份、性、睡眠等的需要，这是人生存的基础条件。毋庸置疑，简·爱对于生存的态度一直是坚韧独立的。她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舅妈家，理德太太讨厌这个性格孤僻,长得又不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因此，简的地位连使女都不如，吃穿用上受尽了表兄表姊妹的欺侮，她回手反抗，却被舅妈关进舅舅死去的红房子，肉体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屈辱和恐惧，使她重病一场。她意识到抗争与独立的重要，所以她与舅母的对抗更加公开和坚决，发出再也不想呆在盖茨海德的呐喊。

   被舅妈当作包袱甩进劳渥德福利学校时，简·爱才十岁，孤儿院教规严厉，生活艰苦，她继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在学校头几年吃不饱穿不暖,一场流行病夺走学校许多学生生命，学校伙食量少质差,卫生条件恶劣的才得以曝光,进而条件才有所改善。然而这些没有让简放弃，而是学到丰富的历史,语言,绘画各方面的知识.她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直到好友海伦患病去世，她厌倦了孤儿院里的生活，才登广告谋求家庭教师的职业。 

   生存是第一要务，在恶劣的条件下，简·爱没有选择的不是放弃生命，也不是怨天尤人，更没有放下尊严，苟且偷生。相反，在她平凡的长相背后拥有纯净若水晶的心灵,在她脆弱的躯体下蕴涵着富有意志活力。

   第二、安全需要，如保持生命、财产、职业、心理等安全，免于恐惧的需要。简爱一直都缺乏安全感，条件恶劣，缺少关爱，独自生活，她周围的一切环境几乎从未给她可以依靠的理由。打一开始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受尽屈辱，到后来寄宿孤儿院，饥寒交迫、疾病威胁、朋友去世，简·爱的青少年时期就一直在生存命脉线和心理支撑线上寻找出口。

   即使后来到桑菲尔德做家庭教师，起居条件有所改善，简·爱也一直缺少安全感。庄园的人际成份复杂：男主人罗彻斯特性格忧郁、喜怒无常，小主人阿黛尔是私生女，只有菲佣费尔法克斯太太还算是性情温和，待人和霭，但是对于半夜庄园的疯狂笑声也总是神秘地回避着什么。

   当简·爱对与自己能“真真实实的平等”的主人罗彻斯特产生了爱情时，罗彻斯特却在家宴上向英格拉姆小姐大献殷勤，尤其是简被召进客厅，受到英格拉姆母女的冷遇，不得不忍受屈辱，离开客厅。尽管受到伤害的简·爱不知道罗彻斯特也深深迷恋着单纯、聪颖，有着优雅气质的自己，但此时，她的内心充满着情感失落与自我保护。当别人无法给你安全，你得学着自己坚强；当别人无法慰藉你受伤的灵魂，那你得学着自我疗伤。这种自我保护使得简·爱想要离开，另谋出路，也使得简·爱终于将积压已久的情感化为铿锵有力的爱的宣言：“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

   当然，这种安全感遭遇的最大打击还是在简·爱的婚礼上，有人出证：罗彻斯特先生15年前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原来就是那个被关在三楼密室里的疯女人。刚刚拥有平等爱情找到安全感的简·爱不得不再次漂泊，再次孤独地踏上寻找自我安全感的征途。

   第三、归属与爱的需要，如与他人交往、爱别人和接受别人爱、成立家庭、归属等需要。

   简·爱的一生有四种最为可能的归属倾向：其一，留在盖茨海德，学着忍辱负重，与里德太太一家相处，在亲人监护下成长，等待灰姑娘的奇迹；其二，像谭波儿小姐一样，伴随朋友海伦在劳渥德福利院做教师，投身教会，找到事业归属和友情归属；其三、在桑菲尔德庄园、干草村做教师甚至跟随圣约翰远渡重洋到印度布教传道，把个性之爱化为人类之爱；其四、追求自己平等的爱情，成立属于自己的家庭。罗彻斯特要娶简·爱，是因为她自尊自强、不卑不亢；圣约翰向简·爱求婚不是因为爱她，而是需要一个很有教养的助手。在爱情与恩情、小爱与大爱的抉择中，简·爱决定遵从自己信念与个性的呼喊回到一无所有的罗彻斯特身边。 在简·爱看来，婚姻的基础只能是爱情，而真正的的爱情不取决于任何外在条件的考虑、利害的支配，相反，它能冲破财产、门第等种种的障碍，达到男女双方精神的契合和心灵的沟通。是的，她身材矮小，脸型难看，胸脯平坦，处境低下，然而她独立坚强，人格高尚，博学智慧。而后者才是两人超越年龄、地位，达到心灵契合的主要原因。是的，灵魂才是一切。

   简·爱的选择与她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全感、渴望归属感是分不开的。在缺少亲人、朋友、爱人的生活中，尽管简·爱已学会了独立自强，但是当真挚的爱与平等的交流如晨曦照在她孤独疲惫的灵魂上时，她还是迫不及待地飞向爱与婚姻的归属。

   第四、尊重需要，如自重、被他人尊重、得到赞许等需要。简·爱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与自尊意识。这种意识发端于对里德太太一家的抗争，形成于劳渥德八年穷困孤独生活的磨砺，最终积淀成为简·爱骨子里坚实的生命支撑。

   正因如此，当她以为主人要娶漂亮的富家小姐同时又想留下自己时，她脱口而出：“你以为我可以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因为我贫穷、卑微、矮小而且不漂亮，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这简直就是向不平等宣战的檄文，为维护自尊追求平等所发出的呐喊。

   正因如此，她发出这样的宣告，“如果自尊心和现实需要，我可以独立生活。我不需要出卖灵魂去购买幸福。”“我愈是孤苦伶仃，愈是缺少朋友，愈是孤立无援，我愈要尊重自己。”正因如此，当她得知罗彻斯特还有一个疯了的妻子时，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沦落为情妇的可悲地位，她毅然出走。这是她的自尊需要的坚实底线。正因如此，尽管圣约翰临危相救，并以神的名义向她求婚时，“我蔑视你施舍的这种虚伪的感情”，并拒绝这种不平等、不真挚的爱。

   简·爱是一位自重自尊、自强自立的女性。她身处苦海，却并没有迷失自我纯真的本性。她不漂亮，但善良朴实、纯洁高尚，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和伪善之辞。她在外表上是夏洛蒂·勃朗特的自画像，在精神上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理想，这是一个真正站立着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女性的象征。

   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如寻求自我满足、成就、发展最优潜能的需要。如果说易卜生笔下娜拉的离家出走，是叛逆女性对传统夫权的决裂，追求自我个性解放；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安娜的卧轨自杀，是新时代女性对于个性压抑的无言反击，那么，夏洛蒂·勃朗特为我们塑造的简·爱却是用温柔的笔墨、坚韧的意志，表达对平等爱情、独立个性的追求。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个性在此已初露端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们将《简·爱》读作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颂扬简·爱的自觉的“反抗的女性主义”。

   简·爱对于自我实现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她对爱情的平等追求突破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男权婚姻和英国当时以金钱为基础的世俗婚姻。

   简·爱从一出现就被罗切斯特比做一只小红雀，女人自古以来也喜欢被比做鸟，只不过是被男人养在笼中的金丝雀的，但是这个小红雀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天空自由飞翔。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简·爱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女性，无论你是多小的一只鸟，也要有从闭塞的女性生存空间中冲破出来的决心和勇气。

   简·爱始终追求着道德上的完美，坚持个人的独立性，纵然爱情与此发生冲突时也是如此。在强烈的独立意识下她坚定一个信念：要追求平等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但她对爱情的追求却又始终不偏离个人所坚持的原则，她在个人情感与自我尊严的冲突中寻求着两者的统一。面对有身份、有财富、有地位的绅士，她显得不卑不亢，尽管他们的条件简直是天壤之别，她在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表明：自己有权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她不美、卑微，却以自己的独特气质吸引着所有的人。简·爱以精神上具有的美德和力量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女性。在她身上，我们还会看到她对爱情执著的追求以及在道德上的尊崇完美。

   时间的文化长廊里，我们欣赏着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人生形象，他们或高雅、或委琐，或坚强、或卑微……但夏洛蒂·勃朗特为我们塑造的简·爱始终是追求坚强、独立于纯粹的爱情与高尚道德当中的平凡女子。我们也从她身上总得找寻自己可能失去的东西，如果你缺少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勇气，请像简·爱一样坚定地大声宣布：“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
